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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书
——对澳门基本法有关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规范的法理解读
张晋邦*  邹平学**
【摘  要】 澳门基本法有关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具有权利主体多样、立法科学有力、权利
内容广泛的总体特点。具体而言，在权利主体上，澳门基本法围绕一国前提和两制差异作出特色安排，有利
于“一国两制”宪法精神的贯彻落实。在立法技术上，澳门基本法广泛吸取“八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立
法经验，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对澳门居民权利与自由作出科学有力的宪制保障。在权利内容上，澳门基本
法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权利增量特色，并根据平等权、政治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
权利类型的不同分别作出独特的法律考量。回归二十年以来，澳门基本法有关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
很好地回应了国家主权意志、特殊区域情况的多元需求，极大地保障了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澳门实
现长期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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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3月 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
下简称澳门基本法）。1999年 12月 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基本
法开始正式实施。制定实施澳门基本法，就是要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规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
度和政策，包括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有关保障居民基本权利的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
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的政策，并保证其贯彻实施。澳门基本法赋予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非常广泛，
规范体系十分完备，保障措施可靠有力，是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书。
一、澳门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总体特点
澳门基本法在保障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权利主体、
立法模式、权利内容方面。首先，在权利主体方面，澳门基本法根据澳门地区的特殊情况，在规定澳门居民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时，针对澳门地区权利主体的复杂性，作出多样性的安排。基本法既规定了澳门居民的
权利和自由，又规定了其中永久性居民、非永久性居民的权利，以及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
事务的管理的权利，[1]还规定了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受特区保护、习俗和文化传统受尊重，以及
澳门居民以外的其他人依法享有基本法第三章规定的澳门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体现出权利主体多元的突出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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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澳门基本法第二章第 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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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方式上，澳门基本法采取了多层次保障的立法模式。首先，基本法既明文列举了澳门居民享有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规定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
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并且，基本法有关澳
门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既有专章规定，也有若干其他规定散见于基本法第三章之外。从而形成了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但以专章立法为主、分散立法为辅的格局。与此同时，基本法以“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依法享有……权利”“禁止非法”“依照当时法律明文规定”“受法律保护”“依照法律规定”“有权
诉诸法律”“合法权益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享有澳门特别
行政区法律保障的其他权利和自由”等等字眼或表述，表明有关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将通过一系列澳门本
地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和新的立法加以具体落实和保障，同时也为特区立法机关的适时立法留下了空间。
进一步形成了以宪制性文件为原则性、基础性和凌驾性规范，以本地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的立法模式，使得
澳门居民的权利自由既得到基本法的保障，又能得到本地相关法律的保障。
在权利内容方面，澳门基本法在第三章但不限于第三章规定了澳门居民和其他人所享有的广泛权利和
自由，[2]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身、社会和家庭等方面。其内容十分广泛，大致包括了平等权，居留权，参
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
的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受人道主义和疑罪从无对待的权利，人格尊严权，名誉权，隐私权，住宅不受侵
犯权，通讯秘密和通讯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择业自由，司法救济与保障权利，
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创作权利，婚姻家庭和自愿生育权利，弱势群体受保护的权利，社会福利和劳工福利，国
际人权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权利自由规范，土生葡人的权利，以及其他自由权利等权利
内容。
纵观基本法有关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主体特色、立法方式和规范内涵，可以发现澳门同胞享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权利自由，为在澳门特区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澳门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体比较
（一）一国定位下澳门同胞享有权利的增量特色
如果通过纵向、横向的比较，可以发现澳门居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具有鲜明的比较特色。首先，
澳门基本法基于一国前提，对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内容作出差异性安排，对于广大澳门同胞所享有的权利
和自由进行强调，体现出权利增量的特色。相对于回归之前，回归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不仅完全保留了葡
澳时代居民既有的自由权利，并在新宪制秩序下加以扩大充实，使得广大澳门同胞一举摆脱了过往殖民地
二等公民的受歧视地位，真正享有了澳门主人、澳人治澳的政治地位和实质权利。其中的中国公民还成为
国家主人，依法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澳门基本法之所以要区分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主要是因为永久性居民出生在澳门或者长期居
住在澳门，他们是澳门的当地人，主体是中国人。他们对澳门的繁荣稳定最为关心，对治理澳门负有更大的
责任与使命。基本法对两者的法律地位和享有权利须作出不同的安排，对永久性居民在政治上赋予比非永
久性居民更多的权利十分必要。这些权利主要表现在选举权利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方面。
表 1展示澳门基本法对永久性居民与非永久性居民的法律地位和享有权利之规定差异：
[2]　澳门基本法第三章共 21 个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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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于澳门基本法中永久性居民与非永久性居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若干条文对照
基本法规定的权利内容 永久性居民 非永久性居民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
关规定组成。（第 3条）
√ ×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中的中国公民在澳门选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第 21条）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 26条） √ ×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年满四十周岁，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二十年的澳门
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第 46条）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委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第
57条第 2款）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由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十五年的澳门特别行政
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第 63条第 1款）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第 68条第 1款） √ ×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副主席由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十五年的奥秘特别
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第 72条第 2款）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
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第 88条第 2款）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
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第
90条第 2款）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务人员必须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本法第 98条和
第 99条规定的，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聘用的某些专业技术人员和初级公务员除外。
（第 97条）
√
×
（部分有例外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澳门委员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澳
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全国人大关于批准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
建议的决定》第 4条）
其中中国公民√
非中国籍公民×
×
从表 1可以看出，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和非中国籍的人在基本法中的地位也是有差异的。有的权利，
无论是永久性居民还是非永久性居民，都能享有；而非中国籍人，无论是永久性居民还是非永久性居民，都
不能享有。这种权利就是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比如选举澳门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澳门永久性居
民中，中国公民和非中国籍的人享有权利也有所不同。
（二）两制差异下澳门居民享有权利的制度特色
相对于内地，由于澳门特区所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适用，澳门居民较之内
地公民享有了更为宽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以，在权利的内容和性质上，中国内地的中国公民与澳
门居民也有相当的差别。这充分说明在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具有的“两制”的特点。我们可以列出表
2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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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于宪法与澳门基本法中基本权利与自由的若干条文对照
权利类型 宪法条文 澳门基本法条文
平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 33条
第 2款）
澳门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国籍、血统、种族、性别、
语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或社
会条件而受到歧视。（第 25条）
选举权与
被选举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
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第 34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 26条）
人身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
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
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
查公民的身体。（第 37条）
澳门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澳门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监禁。对任意或
非法的拘留、监禁，居民有权向法院申请颁发人身保护令。
禁止非法搜查居民的身体、剥夺或者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对居民施行酷刑或予以非人道的对待。（第 28条 ）
迁徙自由 “八二宪法”无规定
澳门居民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澳门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
有依照法律取得各种旅行证件的权利。有效旅行证件持有
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离开澳门特别行政区，无
须特别批准。（第 33条）
政治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第 35条）
澳门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
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第 27条） 
宗教信仰
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
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
36条）
澳门居民有信仰的自由。
澳门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
教活动的自由。
（第 34条）  
住宅
不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
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 38条）
澳门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
查、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第 31条） 
择业自由 无规定。 澳门居民有选择职业和工作的自由。（第 35条）
特殊主体
的权利
保障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
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第 45条第 3款）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
面全面发展。（第 46条第 2款）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
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第 48条第 2款）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
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第 49条第 1、2款）
澳门居民的婚姻自由、成立家庭和自愿生育的权利受法律
保护。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
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怀和
保护。
（第 38条）
诉讼权利 无规定。
澳门居民有权诉诸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得到律师的帮
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获得司法补救。
澳门居民有权对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
讼。（第 36条）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一般而言，在权利主体上，只有中国公民才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的主体。至于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中国宪法只规定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
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而根据澳门基本法，在澳门居民中，既有中国公民，也有非中国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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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澳门居民外，还有澳门的其他人。从理论上说，中国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对于在澳门
的澳门居民的适用，已经根据中国宪法第 31条之特别规定，而具体化为基本法关于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与
义务。因此，中国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不直接适用于澳门居民，况且澳门居民中还有非中
国公民。此外，中国宪法关于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中，往往有“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依照
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实行”等等字样，这里的法律虽然是全国性法律，但很多不是在澳门
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所以，可以断言，中国宪法关于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澳
门居民。
三、澳门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立法进步
（一）条款内容完善到位
澳门基本法有关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立法，体现出较为先进的立法技术和较为科学的立法理
念，有利于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这首先表现在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基本权利与
义务的条款内容更为完善到位。相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回归在后，其基本法的制定时间也晚于香港
基本法的制定。使得澳门基本法既能够吸取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经验，又可以更好地从澳门实际情况出发，
体现澳门社会的特点，尽量保障澳门各界人士的权利自由。比如对主要官员没有“无外国居留权”条件的
限制，行政长官也只规定任期内不得有外国居留权，立法会议员不受国籍限制。但第 102条规定，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检察长在就职时，除按本法第 101条的规定宣誓
外，还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如在经济制度方面，允许保留私有土地，允许专营税制合法存在，
允许旅游博彩业继续经营，允许设立由政府、雇主团体、雇员团体代表组成的咨询性协调组织等。此外，由
于澳门葡占历史较长，经济社会和地理环境的诸多独特性，澳门出现了一些独特的社会问题诸如土生葡人
权益保障问题、居葡权问题、博彩业发展问题等需要解决，澳门基本法为此作出适应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规
定，如第 42条规定：“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
传统受尊重。”第 24条第 2款之（三）规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澳门出生并以澳门为永
久居住地的葡萄牙人。”这些方面的立法进步，均体现出澳门基本法立法具有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优点，
吸取了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经验，较好的保障了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二）篇章结构科学合理
澳门基本法有关居民权利和自由的立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还体现在澳门基本法相关篇章结构的安排
上。前已述及，澳门基本法对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采取了专章立法为主、分散立法为辅的做法，将
澳门居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集中在第三章进行规定，置于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关系之后，第四章政治体制之前。这样的篇章结构安排，具有深刻的宪法原理。
第一，将关于居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置于总则及中央与澳门关系之后进行规定，符合宪法原理，具有
科学性。澳门基本法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之下，根据宪法第 31条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部国家法律，
它是一部宪制性法律。遍观世界各国宪制法律立法，大多数均将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列为制定法结构的首
要位置。这是因为宪法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一国的政治理念与主要政治制度均通过宪制性法律予以明确，
而大多数国家的宪制性法律均属于革命成果或者重大政治变更的法律确认，综合反映现实政治之中各种政
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因此将基本的政治制度列在最前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3]澳门基本法第一章和第二章
[3]　参见蒋清华：《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典中的地位》，中国宪政网，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3644，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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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目的宗旨和基本原则进行规定，它因应于中央恢
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管治的政治现实，对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基本法的立法目的、基本法作为授权法的基
本特点、中央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等作出原则规定，是基本法政治性特点
的体现。因此，将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本制度的规定安置在第一章总则及第二章央澳关系中，将居民基
本权利和义务放置在其后的第三章进行规定，符合基本法这一政治文件的首要目的。
第二，将关于居民基本权利义务的内容置于政权机构之前进行规定，符合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核
心关切。关于二者在宪法性文本中的位置次序，我国宪法学界曾存在一定争论。有的学者充分肯定公民基
本权利义务规范前置的形式意义，认为这有助于突出基本权利的重要地位。[4]有的学者则认为形式大于实
质，并无必要。比如我国著名宪法学者蔡定剑博士就曾撰文指出，在宪法文件中宣告公民权利并将其列于
国家机构之前，并不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必然得到现实的保障，关键还依赖于政府权力的现实规范。[5]但
结合我国立宪立法的实际情况来看，将公民基本权利前置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有利于从法治
角度彰显制宪者的制宪原则，倡导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理念。因此，在澳门基本法的篇章结构中，将居民基
本权利与义务集中规定位居政治体制之前，体现了科学的宪法原理。
第三，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篇章安排，还体现了基本法立法的继承性。澳门基本法
规范的创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借鉴价值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此
外，澳门原有法律传统对居民权利自由的保障也是参考性资源。“八二宪法”是施行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
依据，“八二宪法”在文本形成与立法技术上就明确确立了将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后置于序言和总纲部分，
而前置于国家机构的编排处理，同时，还对公民基本权利采取了列举式的表述方式。这些特点，对基本法立
法范式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立法结构模式进一步得到巩
固和延续。澳门基本法草委会的成立和澳门基本法的颁布均晚于香港三年，澳门基本法的制定极大地吸取
了香港基本法的优良经验。[6]此外，作为葡萄牙曾经的海外属土，包括葡萄牙宪法、葡萄牙相关法律以及《澳
门组织章程》等法律均对澳门发挥过重要影响。在澳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根据中葡谈判的联合声明，“澳
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原来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澳门
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因此，原来葡国的法律制度同样对澳门基本法产生了一定
影响。比如葡萄牙宪法同样就紧接基本原则之后，在第一编即详细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些也
都成为澳门基本法制定当中可以吸纳的有益元素。[7]
四、澳门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分类研究
澳门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但根据澳门居民的主体类型作出各具特色的
安排，而且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对各项权利和自由分别作出不同的立法安排，具有丰富的法律
内涵和重要的法律意义，需要分别加以阐述和揭示。
（一）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平等权和特定主体权利的规定
平等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指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
保护的权利。澳门基本法非常重视对平等权的保护，第 25条规定：“澳门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
[4]　参见邓联繁、蒋清华：《宪法典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位次之辨正》，《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邓联繁、
蒋清华：《基本权利的宪法位置研究》，《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5]　参见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中外法学》2002 年第 1 期。
[6]　参见肖蔚云：《澳门基本法草案与香港基本法的比较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5 期。
[7]　参见杨允中：《澳门的回归与基本法的制定》，《法学家》1993 年第 1 期。
· 48 ·
法治研究 2018年第4期  总第10期
国籍、血统、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或社会条件而受到歧视。”这是
考虑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其居民构成极为复杂，国籍、宗教、文化、民族、社会地位、财富占有等等
条件千差万别。此外，澳门长期被葡萄牙统治，原来居于强势的葡萄牙后裔在回归之后政治力量陡然下降。
这些因素都促使平等权的保障成为澳门社会各族群能否和睦相处，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
上述特殊的背景因素也决定了澳门居民的平等权含义与内地不尽相同。澳门居民的平等权不但指居
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而且包含在立法、执法上一律平等，此外还意味着居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
其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8]这主要体现在澳门基本法着重根据自身情况，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
残疾人、葡萄牙后裔居民、其他人等几类特定主体的权利作出保障规定。
其中，澳门基本法第 38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
人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怀和保护。第 42条规定，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尊重。第 43条规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的澳门居民以外的其他
人，依法享有本章规定的澳门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以上几个法条所涉及的几类人在社会中都属于弱势群体，
处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基本法将对这些人的权利保障写入法律条文，体现了促进实质平等权实
现的立法目的，也体现了澳门基本法在立法中注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促进社会发展的优良立法品格。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基本法关于葡萄牙后裔居民的权利保护规定。澳门土生葡人，指的是在澳门出
生，具有葡萄牙血统的葡籍居民。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澳门土生葡人的生活习惯、风俗特征、历史轨迹、
血缘关系、语言环境都独具特色。“考虑到回归前这些人长期在澳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文化，较优越的社
会地位，在澳门司法部门和公务员队伍中占有多数的实际情况。”[9]澳门基本法对这一人群作出倾斜性规定。
根据基本法，澳门土生葡人满足第 24条相关规定即可成为澳门永久性居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
成为立法会议员，也可以成为公务人员、顾问和专业技术人员。此外，根据澳门基本法第 9条关于葡语的保
护使用的规定，第 121条和第 122条关于继续开办葡语学校的规定，第 125条和第 126条关于保护葡萄牙
宗教文化和名胜古迹的规定，澳门土生葡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历史遗迹等均得到基本法的认可和详
尽保障。
（二）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政治自由权利的规定
关于澳门地区居民政治权利和自由，主要体现为澳门居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澳门永久性居民
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澳门居民所享有的一系列其他政治权利和自由。
其一，澳门基本法保障了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在回归以前，澳门是
葡萄牙所占据的殖民地，在殖民时代，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葡澳政府不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回归以后，
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实现了“澳人治澳”，掌握了澳门地区的实际政治权力，更开始参与国家事务的
管理。基本法第 21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确定的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澳门选出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些澳门的全国人大代表代表澳门同胞参与
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其二，澳门永久性居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既是中葡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的体现和落实，也是为
了保持澳门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所做的必然选择。中葡联合声明第 2条第 3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8]　参见焦洪昌、姚国建主编，《港澳基本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0 页。
[9]　参见注 8，焦洪昌等书，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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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均由当地人组成。[10]对应到基本法中，澳门基本法第 26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
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指的是澳门地区的永
久性居民通过一定方式选举产生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政权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组成人员的权利和自
由，与基本法第 21条所规定的澳门居民参与国家管理、拥有中央政权机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区别。通
过行使澳门地区的选举权利，澳门同胞掌握了澳门地区的实质性政治权力，表明澳门同胞彻底脱离了原来
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歧视与奴役，迎来了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
其三，澳门永久性居民所享有的一系列其他政治权利和自由，内涵广泛，意义重大。澳门基本法第 27
条规定，澳门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
利和自由。根据这一规定，澳门居民可以通过各种出版形式、各种新闻媒介、各种表达形式、各种公共行为
方式、各种社会团体发表各种言论，表达意见、见解或主张。
需加以注意的是，澳门居民固然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和参加工会、罢
工等一系列的权利和自由，但这些权利的行使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限制有二：一是总括性的原则限制，
即基本法第 44条规定的：“澳门居民和在澳门的其他人有遵守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二是
基本法本身重要条款的限制。澳门基本法在第二章“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的第 23条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
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
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从立法的角度来讲，法律文本的相应结构，体现了立法者的意
志，“采用什么样的逻辑顺序排列条文，则是强调条文的内在顺序问题”[11]。相应的法律条文的先后顺序，
应当看作不同法律条文之间效力关系的体现。第 23条的规定位于基本法第二章，是体现一国两制基本原
则和中央与地方宪制关系的原则性条款，也应当被视为对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总括性
限制。 
（三）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规定
澳门基本法对居民人身自由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为澳门居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得到良好保障奠定了
宪制基础。澳门基本法在第 28条中规定，澳门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澳门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
拘留、监禁。对任意或非法的拘留、监禁，居民有权向法院申请颁发人身保护令。禁止非法搜查居民的身体、
剥夺或者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禁止对居民施行酷刑或予以非人道的对待。此外，第 28条中还有关于人
身保护令的规定，这源于葡萄牙法制的影响。葡萄牙宪法第 31条“人身保护权”条款规定，“1.对滥用权
力的非法逮捕、拘留或羁押应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2.任何被逮捕、拘留、羁押或剥夺行使政治权利的公民
均可提出人身保护的请求。3.法官应在八日内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聆讯中对人身保护的请求作出裁决。”[12]
回归之后，澳门保留了上述规定，并在基本法中予以体现。
在第 29条中，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除其行为依照当时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和应受惩处外，不受刑罚
处罚。澳门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时，享有尽早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这一条款
是对现代刑事法律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无罪推定”两个基本原则的强调与重申。这也同样渊源
于葡萄牙宪法的相应规定，葡萄牙宪法第 32条“刑事诉讼程序的保障”条款中规定：“1.刑事诉讼程序为被
告的辩护权和上诉权提供充分的保障。2.任何被告在证明其有罪前应推定为无罪，并应在保障其辩护权的
[1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 
2000-12/10/content_5001946.htm，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11 月 13 日。
[11]　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3 页。
[12]　孙群译：《葡萄牙共和国宪法》，载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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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于最短期限内进行审讯。”[13]对被告的刑事诉讼权利作了较为细致的保护规定。
此外，澳门基本法于第 30条规定了人格尊严保护条款，第 31条规定了住宅受保护条款，第 32条规定
了通讯自由条款，第 33条规定了迁徙自由条款。这些法律条款与人身自由保护条款一道，构成了澳门基本
法关于居民人身权利的法律体系，为澳门居民享有广泛实质的人身自由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信仰自由权利的规定
澳门基本法第 34条规定，“澳门居民有信仰的自由。澳门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开传教和举行、
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这一规定，体现了开放性和包容性。葡萄牙作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非常重视宗教
自由权利的保护，其宪法第 41条“信仰、宗教与礼拜自由”对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礼拜自由进行了并列处
理，并且主要偏重于对宗教和礼拜问题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详细规定。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曾经一度将
天主教作为本地的官方宗教，回归之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之下，澳门特区可以保留原
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内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在澳门特区予以推广。因此，澳门基本法在
第 34条中首先概括性的规定了澳门居民有信仰的自由，但并未对信仰的具体内容作出界分和引导，这明显
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顾及了现代社会人们信仰方式和信仰内容的多元与丰富。
其次，澳门基本法对信仰自由的保护体现了对于本地特殊区情的回应。澳门地域虽然狭小，却是一个
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直被誉为是“多元宗教共生并存，异质文明和平共处”的社会典范。[14]据统计，澳
门地区居民信仰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琐罗亚斯德教、摩门教
和基士拿教等宗教。据回归前的研究文献显示，澳门回归前的各种宗教组织、团体约 210个，宗教信徒近
20万人，占澳门总人口一半左右，寺庙、会所、教堂、清真寺 108座。[15]因此，基本法立法时有必要对澳门
居民依据自身宗教习惯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予以保障。除开第 34条以外，澳门基本法第 128条进一步对
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条件进行了法律保障，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不干
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不干预宗教组织和教徒同澳门以外地区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及发展关系，不限
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宗教组织可依法开办宗教院校和其他学校、医院和福利
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宗教组织开办的学校可以继续提供宗教教育，包括开设宗教课程。宗教组
织依法享有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继承以及接受捐献的权利。宗教组织在财产方面的原有权益依法受
到保护。”
（五）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规定
澳门基本法对居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其中，基本法第 35条规定，澳门居民有选
择职业和工作的自由。第 37条规定，澳门居民有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
由。第 38条规定，澳门居民的婚姻自由、成立家庭和自愿生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第 39条规定，澳门居民
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除此之外，澳门基本法还在第五章
“经济”和第六章“文化和社会事务”等部分中对澳门的劳工政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服务和发展中西医
药的政策、科学技术政策、文化政策、体育政策、新闻出版政策、宗教政策、专业制度、社会福利政策、社会
服务政策、民间团体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规定。
这些法律条款，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居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法律体系，有利于澳门地区各项事业的发
展。仅以媒体报道的回归后数年的统计数据来看，2000年，澳门经济即改变了连续四年衰退局面，实现 4.6%
的增长率。以后的 7年间，澳门 GDP年均增速达 12.1%，2007年的财政盈余比 2000年增加逾 30倍，特区
[13]　同注 12。
[14]　参见汤开建：《明清时期传入澳门的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东正教和犹太教》，《世界宗教研究》2018 年第 1 期。
[15]　参见《澳门的宗教》，《民族大家庭》199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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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汇储备 7年增加 2.73倍。[16]2008年全年经济增长尚保持较高的速度，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率为
13.2%。[17]另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及普查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 2921亿
澳门元，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20.7%。2012年全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 3482亿澳门元，同比实际增长 9.9%。
2013年全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 4135亿澳门元，同比实际增长 11.9%。据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
室的数据显示，至 2017年，澳门整体经济发展成效明显，全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结束三年收缩，达到 4042
亿澳门元，实质增长 9.1%；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62.3万元（约 7.76万美元），实质增长 8.6%。通胀水平持续
走低，通货膨胀率连续 4年下降，为 1.69%，同比下降 0.7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恢复正增长，全年财政收入
1180.7亿元，增长 6.9%。[18]可见，澳门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基本面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健，保持了长期繁
荣稳定的社会局面。
（六）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其他权利自由的规定
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其他权利自由的规定，主要包括司法诉讼权利、财产权利、相关国际公约规定的
权利自由。
澳门基本法第 36条规定，澳门居民有权诉诸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得到律师的帮助以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以及获得司法补救。澳门居民有权对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的主
要立法原因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所采用的行政主导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行政权力一家独大，政府的
相关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对社会生活影响较深，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容易受到来自施政方面的损害。因
此，基本法对澳门居民的法律诉讼和司法救济权予以明确，有利于保障居民合法权益，促进澳门特区政府依
法行政。
财产权是事关澳门居民生存利益和澳门地区社会发展基础的基本权利。澳门基本法主要通过在第一
章总则部分的第 6条和第五章经济部分的首要条款即第 103条对居民私有财产权作出基本规定，而并未将
财产权纳入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进行阐述，显示了基本法立法对于财产权的独特用意。有学者
认为，澳门特区财产权不仅为个人和家庭所拥有，还有许多法人组织也拥有相应的财产权，因此为了适应澳
门特区财产权多元的状况，基本法将财产权与第三章中的居民基本权利加以区别，在篇章结构中作出分别
前置和后移的调整。[19]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理解基本法有关财产权的立法用意，更多的还是应当从基
本法的立法目的去加以理解。基本法总则所强调的，都是事关澳门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的基本问题。私有
财产权的保护，是市场经济赖以建构的产权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法权诉求。基本法将财产权
的保护放在总则中加以规定，并通过“经济”一章进行具体阐述，体现了一国两制之下，基本法对澳门特区
基本经济制度的尊重和保障，体现了国家促进和保障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意志。
此外，澳门基本法第 6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第 10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
政区依法保护私人和法人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和继承的权利，以及依法征用私人和法人财产时，被征用
财产的所有人得到补偿的权利。征用财产的补偿应相当于该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可自由兑换，不得无故
迟延支付。企业所有权和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这两个法律条文，主要都是强调了对居民私有财产权
的保护和合法征用，未对居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限制予以明示，而是将财产权的相关限制交给下位法律和
[16]　参见《专访杨道匡：澳门经济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机遇期》，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07/1217/20/3VUL7LL5000120GU.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11 月 13 日。
[17]　参见《澳门 2008 年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率为 13.2%》，商务部台港澳司官网，http://tga.mofcom.gov.cn/aarticle/am/200903/2009 
0306135638.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11 月 13 日。
[18]　参见《2017 年澳门经济形势回顾和 2018 年经济展望》，中央驻澳联络办官网，http://www.zlb.gov.cn/2018-05/16/c_129873891.
htm，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11 月 13 日。
[19]　参见注 8，焦洪昌等书，第 128-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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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去加以落实。[20]这种立法方式，同样也体现了澳门基本法对于居民财产权加以保护和发展的立法
精神。
澳门基本法第 40条和第 41条分别对相关国际条约在澳门的适用问题和其他基本人权进行了规定，其
中第 40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
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在回归以前，葡萄牙并未将相关
国际条约在澳门特区加以适用。考虑到英国早已经将香港纳入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内，因此在
回归前夕，为了促进澳门特区居民享有同等的广泛的基本人权，中国政府经过努力，和葡萄牙政府进行了一
系列磋商，将相关公约在澳门特区加以适用，促进了澳门特区人权法制的发展。
此外，第 40条第 2款规定，“澳门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
本条第一款规定抵触。”明确了对澳门居民的人权限制只能经由法律作出，并且不得违反国际公约的原则。
第 41条规定，澳门居民享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保障的其他权利和自由。这两个法律条文都可以看作是
对澳门居民所享有的基本人权的进一步的强调和补充。
五、结语
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很好地回应了国家主权意志、特殊区域情况的多元需求，
极大地保障了澳门居民权利自由，为澳门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权利体系，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回归二十年以来，澳门历经多次国内外重大事件考验，仍然保持了长期的繁荣稳定，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
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稳步向前，“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宏伟构想在澳门落地生根，这其中澳
门基本法对居民权利自由的保障功不可没，居功至伟。
The Guarantee for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of Macao Residents
—the Nom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of Macao Residents in the Basic Law of Macao
Zhang Jinbang, Zou Pingxue
Abstract: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of Macao concerning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of Macao residents 
are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subjects of rights, strong legislation and extensive content of rights.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of rights, the basic law of Macao makes special arrangement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one countr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ystem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erms of legislative techniques, the basic law of Macao extensively absorbs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the 1982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adapt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makes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of Macao residents.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of rights, Macao basic law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mental 
rights, but also makes unique legal consid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ights, such as equality rights, 
[20]　参见范剑虹：《论澳门基本法第 6 条与第 103 条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载骆伟建、王禹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
选：基本法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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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freedoms, personal freedoms, freedom of belie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Since the return of 
Macao to the motherland two decades ago, the basic law of Macao has provided a good response to the multiple 
needs of the will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the special regional situation. It has greatly guaranteed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of Macao resident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acao’s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Keywords: the basic law of Macao; the Macao residents;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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